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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缘起


第一章 缘起

　楔子霓裳羽衣

黄昏。

白日门。

白日门的美，美在黄昏的夕阳。灿烂的阳光穿过丛林，一丝一缕照耀在林中之城上。城里城外威武的大刀守卫，紧握着手中刀，屹立得象一尊蜡像。城很小，小城很静。静得闻得见风的味道。风中有一丝血气，几不可闻。

城里有一尊天尊石像，不知已经历几百年的风雨，仍栩栩如生。甚至有人传说看见天尊显灵。天尊石像后面是座破旧的小屋子，传闻经常看见有虎卫出没其中，名字就叫虎卫堂。虎卫堂旁边有个小水潭，水潭边长着一棵大樟树，遮掩了潭里大半阳光，整个潭里青苔沥沥，越发显得深幽。不知什么时候，潭里开始生出了一片不知名的水草。间杂开着些白色小花浮在水面。花不起眼，香气倒还馥郁。

天尊石像前。

“笨婆娘，你今天居然约我决斗！不怕命丧于此吗？”

说话的是浪打天下。身穿白色天尊道袍，手提上古宝刃龙纹剑，修长的身形，狂傲有力的姿势。身为江湖上顶尖的人儿，叱咤风云的行会老大，他理当骄傲。尤其当他面对他的挑战者时，他更是一如既往地不可一世。更尤其这个挑战者分外特殊。他今天赢定了！

只是让他感到怪异的是眼前这个女人。明知必败的决斗，她为何会义无反顾地挑起？是的，他从来都不懂这个女人。尽管她是他的妻子。

他再一次看向她。月光衣裳，一个名字很美的女人。如果她还有一张美丽的脸，那么她的美丽背后无疑是众多的流言非语与血雨腥风。如果这个女人恰巧很笨，那么，她的美丽该是一种痛苦。她，月光衣裳，很不幸地，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笨女人。她当然应该痛苦。那是命。

.

他如果错手杀了她，只是在帮她。

他的眼睛里看不见怜惜，只有惋惜。明知必败的决斗，她为何还要再挑起？她不是一个好战的人。甚至，她懦弱得怕杀人。因为怕杀人，她经常被人杀。并不是因为她真的不能战胜对方，而是，她没有战斗的心。她的存在，只是在提醒他。

她很懦弱，所以他必须坚强。

她很笨，所以他必须狡猾。

她的存在是一个错，不管是一个多么美丽的错，那还是错。

所以，他要纠正这个错。

强者生存。弱者呢？死。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月光衣裳虚弱地笑了一下。

“如果你赢了我，我就去离婚。”

这是他想要的，也是他能站在这里接受她挑战的原因。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动手吧。”

.

他再看一眼她。那样动人心魂的美丽，至今仍然吸引着他。但是，光有美丽有何用？他眼睛投向前方某一点，不再看她。专注的眼神，必胜的信念，心神合一，召唤出五级神兽。手中的龙纹剑直指向她。

树丛中传来小声的议论。

“那女的就是月光衣裳吗？……”

“她穿的就是那件白色的霓裳羽衣？好漂亮的衣裳！”

“真的是白色的，从没有见过霓裳羽衣是白的！她真是魔族的耻辱！”

“是啊，不过她真的很美！霓裳羽衣穿在她身上，简直就象、就象、象法神一样漂亮。”

“漂亮？嗤，漂亮有什么用？还不是被魔族唾弃？连她男人都要杀她了！”

“为什么魔族的人会对自己的族人这么残忍？”有人多嘴地问。

“还不是那件白色的羽衣！霓裳羽衣是女魔法师的骄傲，所有成年的女魔法师都想得到那样一件衣裳！但是嗜血的魔族人得到的都是鲜红得象血一样灿烂的霓裳羽衣。据说，霓裳羽衣这种宝物会选主人，(奇*书*网.整*理*提*供)杀人越多越利害的魔法师得到霓裳羽衣的机率越大！而且，得到的羽衣会越加鲜红！相传，霓裳羽衣是被刀下亡魂的血染红的！至于月光衣裳那件，雪白得象幽灵战袍一样，但偏偏是件霓裳羽衣！没杀过人的魔法师居然得到了这种宝贝，魔族的人都引以为耻！”

“唉，”有人长长地叹了口气，“天妒红颜啊！可惜了，真的很美！”

“那她丈夫为什么要杀她呢？”

“谁知道？浪打天下这种英雄气概的男人，本身就不该被这种祸水拖累。”

“嘿嘿，这浪打天下可是个多情种啊。”有人提供最新内幕。“听说他最近跟狂家族的掌上明珠走得很近。”

“人不风流枉少年嘛……”有人附和道。“要论美丽，狂家族的女儿莫铭可不比这月光衣裳相差分毫，而且家世又好，啧啧……这浪打天下，艳福可真不浅！”

“别吵别吵……快看，……天！”

她会死吗？她要死了吗？死，对她未必不是一种解脱。她低头看一眼胸前足以致命的伤口，血从伤口泉涌而出，染红了她白纱飘飞的衣裙。霓裳羽衣，她的霓裳羽衣红了，象血一样鲜红。多灿烂的颜色啊！魔族最崇拜的颜色终于染上了魔族最低能的魔法师所拥有的魔族最宝贝的衣服。

“你！你、你你……？！”

她看了一眼浪打天下，她的夫君。第一次看见他说不出话来，一脸不可置信。他紧张吗？紧张她吗？他的双手捧住她脆弱的身躯，象捧着一枚飘飞的落叶。她管不住自己的身子，还是从他手里滑落，象一枚完成使命的落叶。她闻见了睡莲馥郁的香气，合着泥土的味道。

生命力从她体内一点一点地消失。她安然地合上眼睛。意识逐渐混沌……

[一]缘起

我叫月光衣裳。没人知道我从何处来，也没人知道我将去向何方。

我，是个孤儿。

当然，我有朋友。七岁时在骷髅洞认识的伙伴阿智，该算是我在珐玛大陆上第一个朋友。但即使是阿智，也有姐姐，也有老大。我呢？

我没有家。

当然，我是个魔法师。阿智是个道士，我是个魔法师。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和着我们神秘的灵魂，来自我们远古的先祖：圣战、天尊、法神。我应该信仰法神的。法神，我们魔族的神，我们神秘的灵魂远古的不可溯及的源，我们心灵、智慧、魔法、战斗力的根。

但是我这时却站在天尊石像前。

白日门清晨的晓风，轻轻地拂过我的长发。我向着天尊石像拜了拜。那只是习惯。因为我不信神。然后我走向旁边的水潭。水潭里照出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美丽吗？一身水蓝色的长裙，勾勒出玲珑有致的曲线。即使我还是个二八少女，我就拥有了魔族女子那随风摇曳如舞的身段，那如黑暗之灵般幽雅而妩媚的气质。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我的美丽，那么请你看我的眼睛。那双在黑暗中仍然灼灼发亮如黑水晶般的眸子，虽然还不足以诅咒白日门城外意志坚强的半兽勇士，但眸中荡漾的秋波，却足以溺死珐玛大陆上每一位男子高贵的灵魂。十六岁的我，拜尊贵的法神所赐，清纯而妖艳，恬静又迷人。

但，美丽有何用？我看看衣袋里的东西，昨天买的五捆中蓝一捆中红已经花光了我仅有的一点积蓄，口袋里还有五十一块硬币。我的衣角被扯了扯，我低头看见媛媛，我美丽的小鹿。才发现裙角染上了天狼蜘蛛的血迹，裙带短了一小截。我没有买新衣的钱。这还是其次。我的裙角再被扯了一下。我摸了摸媛媛的鹿角，叹了口气说：“别扯了，再扯我就没裙子穿了。走吧，我们挖花吃去。”我想不出来别的东西可以充作我和媛媛的早餐。食人花的树叶和果实勉强可以填饱我和媛媛饥饿的胃。我想着等下或许可以去一趟丛林迷宫。虽然天狼蜘蛛和剧毒蜘蛛随时可以让我七窍流血地死得恐怖，但如果成功回来，如果成功回来……

阿智密我。

“你又去挖花吃啦？老婆！”他总是这么喊我。“别吃那些没营养的东西！等我回来我给你钱！”

“哦……”不挖花我和媛媛怎么办？没有他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对自己笑了一下。

“对了！跟你说过多少次别去丛林迷宫了！你找不着路！而且十个你也不够天狼塞牙缝呢。你是我的老婆哦，你要乖乖听话。”

“哦。”我又应了一下。被人关心的感觉不错。“我不是你老婆。”

“是呀，现在还不是呢，所以你不能死翘翘哦。”他好象一直听不懂我说的话。“你死了我就没老婆了。所以，你不能死，你要乖乖等我回来。”

“老婆，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如果自己练不来了就叫个帅哥带你，叫他给你装备，叫他带你练功升级，叫他带你玩。我看呢，找个道士好了，你冲级会快些。道士又都很有钱。最好是个穿灵魂战衣的，要带宝宝的。但是你不可以喜欢他哦……”

前两天，阿智跟他姐姐桃源·女去了盟重土城。他姐姐不是亲生的，却对他很好。他真是个幸运的小子，天生让人亲切得不能拒绝。象他对着桃源·女喊一声“姐姐”，桃源·女就一直带着他练功，带着他玩。象他对我死皮赖脸地叫“老婆”，我也对他没办法。

要是我能象他那样活着，该有多好？

“啊，对不起。”就这么一直想，忘记自己站在城门口了。我抬头看了看撞上的人，心象小鹿一样咚咚跳。一身的白色的灵魂战衣，玉树临风的气势。后面带了个三级的“排骨”。

“没事。”“灵魂战衣”顺口答应了下。他想了想，把“排骨”定在城门外树林子里。等我回过神来，只看见他飘飞的白影。

阿智的话回响在我耳边。

“……找个道士好了，你冲级会快些。……”

“哥哥，你带带我好吗？”我追上前去。

“妹妹，你几级啦？”他停住，看了看我。“等你级高点再说吧，我在冲级。”

“哥哥，可不可以给我点钱呢？”我看了看破旧的裙子。他的视线顺着我一块儿落在我的水蓝色长裙上。

好长时间他才说话：“我也没有钱啦……”

“你看，我的衣服也旧了，破了。我快没衣服穿了呢。”

我不再求他了。他走远了。

我密他：“哥哥我捡了两件布衣，咱们一人一件吧。瞧，我多义气啊！”

我不是幽默的人，但，我要让他记住我。

为了生活。我告诉自己，那是为了生活。

“你是法师吗？”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是呀，我都会雷电了。”

“来吧，来沃玛寺庙吧，我带你。”

他，是浪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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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寂寞与快乐

　[二]寂寞

我们是脆弱地，但是我们可以是强大的。我们暴发出来的战斗力可以消灭强于我们十倍以

上的敌人。在敌人面前保护好自己等于成功了一半，每一个魔法师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法神

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若只论战斗力，武士一族凭着暴发力优秀、近身攻击速度快的优势，应该算是最强大的了。但是不。道士从小修炼的治愈术和隐身术使他们在面对怪物时防御能力超强，恢复速度快，PK的时候也难缠得让对方头痛。至于法师呢？没穿上魔法长袍以前，第一课程是：怎么保护好自己。

我是个没有野心的女人。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女人，为了存活，为了保护自己的没有野心，也得有自己的坚强的盾。我为自己找了这样一面盾。我甚至没有一点迟疑和怀疑地把自己的脆弱包裹在他坚强的羽翼下奇Qisuu.сom书。为什么不呢？对于男人来说，依附于他的女人、弱者是他荣誉的勋章，远比七级神兽来得气派辉煌；而女人呢，女人们在想什么？也许找一双可以依赖的臂膀会比投入滚滚红尘中来得干净，简单。

夏天，沃玛寺庙里没有一丝的风。随处可见的火炬，照亮着阴湿的庙宇，略显衰败的殿堂呈土黄色，记载着远古的神秘和逝去的辉煌。入口处有几十根雕龙飞凤的柱子，柱子上不断泉涌出源源不断的细流，形成晶莹剔透的水帘，溅成一圈白白小小的水花儿。我最爱站在水帘边上，伸手接住流水，捧住那一泓冰彻清凉。

“哥，我还有十点就可以升二十级了。”我一直坚持叫浪打天下做“哥哥”。后来认识了别的哥哥象梦幻风阁、大秦悍将，我就叫他“哥”。“到二十二级穿上魔法长袍，我要入大秦哥哥的行会。”

浪打天下也在那个行会里。

“好啊。”他的笑是很温柔很和煦的那种。一身白衣总是不染尘埃。“我跟大秦说说。”

“对了，哥，还有谁要来啊？”我们站在这儿看沃玛的泉水已经看了好几分钟了。“不会是嫂子吧？”

“对啊！”

他也许没看见我僵住脸上的笑。一定没有。不然他不会那么无动于衷。我背过身子，偷偷玩着水。流水从我的指间滑过，细细无声。

以前我觉得女道士穿的衣服很漂亮。圣女阿修罗穿着那么一件白衣，微微篷起的裙裾象一朵绽开的花。但她是魔法师一族。我一眼就可看出她与我相同的魔族的特质。我故意绽开一朵天真绚丽的笑，甜甜地喊：“姐姐。”

而且我拉着她的手，很可耻地谄媚：“姐姐，你真漂亮啊。”

浪打天下打了一下我的头：“叫嫂子。”

“哦。”

我跟在他们身后做了个鬼脸。这时候开始觉得女魔法师穿着道士的衣服简直是不伦不类。眼睛里几乎要冒出“诱惑之光”来，如果那用于诅咒的魔法对人也有用的话。

我宁愿一个人在迷宫打蜘蛛。有了三级雷电术，只要小心躲避，要杀死一只天狼蜘蛛很容易。那时的迷宫里总是很冷清。站在荫郁的丛林中，姿态优雅地施放着一道道白光闪闪的雷电，让恐怖的天狼在脚下一只只地变成尸体。原来我的身体里也有魔族嗜血的血液。我知道最好的金创药也不能把我从天狼口中救活。死亡的恐惧与一地的药水时时刺激着我的神经，使我的寂寞既紧张又兴奋。那时连浪打天下和他的宝宝也不能很轻松地杀死一只天狼。我却可以。

阿智仍然经常密我：

“我和姐姐打了个1－4的降魔出来！”

“我穿灵魂战衣啦！样子帅极了！等我回来穿给你看！”

……

土城与白日门的距离真的很远吗？远到儿时的伙伴已经成为一个淡淡模糊的身影。时与空的转变，我已经看不清自己的未来。有一只无形的手，象我接住流水一样，把现在与过去分开，生命就象一条水线，那么地脆弱，却仍然源源不断地流过。

[三]妹妹

时光飞逝。记得我和浪打天下在沃玛寺庙里奔跑拼杀得溅一身血水的狼狈，记得我第一次穿上魔法长袍的兴奋与他眸中的惊喜辉映，记得我们打出第一本《半月湾刀》的拥抱与疯狂……

我，是浪打天下的妹妹。每个人都接受这样的身份。我是他的妹妹。喜悦快乐与他分享，因为我是他的妹妹。落寞孤寂独自品味，我，是他的妹妹。有时，我也会感激上天，因为，我是他的妹妹。

只有妹妹，才可以一直跟在他的身后。不是吗？

至少、至少，圣女阿修罗如昙花一现，我甚至已经想不起她的模样。我，却可以当浪打天下一生一世的妹妹。不是吗？

沃玛寺庙。

我忙着捡地上怪物暴出的垃圾和金币。浪打天下从不捡钱，他让我捡。他看着我的样子，点了点我的鼻子。

“小丫头，捡这么多钱做什么？存嫁妆啊？”

#奇#“哥，你没有钱用了吗？我给你啊。”我看着我口袋里五十多万金币，虽然不够买一根魔杖，但是我存了很久。

#书#他摇了摇头，一脸的笑意。“我有钱啊，我是道士，怎么会没钱用呢。随便捡点儿垃圾也比你这些管钱。”

#网#“你的钱得养老婆呢。”

“妹妹，我没老婆了，圣女她不会来了。”

“嗯。”她不来才好呢。

“你做我老婆好不好？……”

沃玛寺庙源源不断的水啊！可会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即使所有的流水都停滞，集聚，向我汹涌咆哮而来，也不及如此的惊涛骇浪。

我在惊涛骇浪中站定。

“哥，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万一圣女姐姐来了呢？”万一你不要我了呢？我一双黑眸盯住他的脸。

“她不会来了，你别去管她。”

“我是你妹妹呀……”

“我喜欢你，我想要你当我老婆。”

“你是哥哥啊……”

“傻妹妹。”他看我一眼。幸好他没有再说，可惜他没有再说。我的脸红得跟猴子屁股似的。浪打天下好象什么都知道了，也好象什么都不知道。

许多人来了又去了。英雄身边从来就不会缺少美女。就象美女的身边从来就不乏英雄。除了我是浪打天下的妹妹，那段日子几乎没有遗憾。也许我是浪打天下的妹妹，是一种幸福，并非遗憾，但我和他一直都没有明白。

似乎一直有这样的台词在重复……

“妹妹，我没有老婆了。”

“嗯。”男人为什么非要老婆不可呢？

“你做我老婆好吗？”

“哥，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什么是天长地久？

“我喜欢你，我要你当我老婆。”

“我是你妹妹呀……”

“傻妹妹。”

……

离题：写段快乐

大秦〓天下

我入了浪打天下所在的行会：大秦〓天下。

大秦〓天下那时是一个几百人的大行会。老大是大秦悍将。阿智告诉我大秦悍将是最垃圾的行会老大，因为不会有一个行会老大象他那样全身破烂，但大秦是；没有钱的行会老大不是罪过，但如果经常挂的行会老大呢？大秦是个魔法师，所以他经常挂。经常挂的魔法师老大也可以忍受，但如果经常挂却经常PK呢？更不可思议的是大秦行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津津乐道大秦掌门的所谓“趣事”。我听见的时候觉得迷惑，却很有意思。

平常跟老大接近的机会却是不多。我只是无法忍受我的封号：大秦の悍将。这封号活象个男人婆的标签一样粘在我的脑门上，说有多逊就有多逊。无奈每一个新入门的弟子都是这个封号。我在行会上提过几次了，可是大秦老大说我等级不够升任其他职务。我不在乎职务，只是不想要那个难听的封号。

我就密他。

“老大，给改个封号吧。”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给改个吧，随便什么都行。”

磨啊磨地……最后老大无奈了。“妹妹，不行啊，等你等级够了我就给你改。”

“这封号也太难听了嘛，我嫁不出去你要负责哦。”不择手段是我的一贯作风。

“妹妹，你别来缠我啦，我要打怪去了。”

“嘿嘿，”我笑得很阴险。“改不改啊？不改你就准备被个小妹妹纠缠不清吧！”

最后大秦给改了个封号：傲视ぁ公主。当时我们拥有这个封号的只有三个人：冰雪55、冰封美人、我。我是等级最低的一个。

在行会里每天可以和很多人吹牛。凭着我的不择手段、口蜜舌滑，我很快成为其中佼佼者。浪打天下不喜欢行会聊，我就每天在行会里漫天地找浪打天下。他总没有看行会的习惯，或者故意逗我让我找得不亦乐乎。有一次我甚至夸张地打出：“行内通辑令：浪打天下，男，道士，28级，通辑原因：不理妹妹月光。”引得很多人观看。

可是行会里有时很多人卖东西，场面弄得很乱，全是字。我也有办法对付。在屏幕里不断地打出：“拍卖！拍卖！某人，等级，职业，价值。”跟卖东西的人对号入座。搞得人家东西卖不成，都来跟我胡扯理论。理论到最后就是理论满天飞，无理成有理了。

有一次，浪打天下惹得我生气了。我也如法炮制。把他的名字打得大大地：“拍卖哥哥浪打天下一名，欲购者从速！”泛人问津。

我正想说：哥，你都没人要。

岂料，他打出一排字来：“拍卖妹妹一名，自己出价，低价不回！”

我晕倒。

我当时在行会也算名美人，所以有很多人捧他的场。有人出到一百万。他说“一百万一次，……，一百万，成交！”

我急忙申辩：“我可没答应啦！”心里恨得跟什么一样。

岂料，他说：“好！现在浪打天下属于某某人的妹妹了，某某人要好好保护她（他），照顾她（他）……”

行会里一阵哄笑，一阵喧哗。

这一切的快乐来自大秦。大秦是个好老大。他没有钱买好的装备，但是他有钱定期支援兄弟们练级；当时没有一个行会是象我们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得到当时还算值钱的降妖除魔戒指、神水等礼物派送；也没有一个行会象我们这样，携手并肩一起去冲赤月，一起去打装备，一起去PK。

说到PK，还有个故事。当时的沙城老大是雄霸桃源，作风很强势。经常找我们几个名高人多的行会麻烦。有一天阿智和我在白日门念级，几个沙城的人抢我们东西，我们和他们打起来了[奇+书+网]。我在行会里面打出：要PK的来白日门某某坐标。不一会儿，十多个人一起出动。打到最后对方以为阿智是行会的老大，佩服得五体投地，直说要加入我们行会。那时阿智才二十四级。我也才刚穿上魔法长袍。打架的人当中我记得有云尘，一个武士，一直陪我们打到最后对方认输。我记得就是那次打架后，阿智也加入了大秦。

但就是那次打架后没多久，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沙巴克攻城战。我们输了，输得很惨。大秦在主页上检讨：经验不足，他的个人原因等等。但是我知道那是老天要让我们输，那天我们很卡。守城原本比攻城容易。我们却卡得连奔跑都很困难。

后来，大秦离开了。他走之前把所有装备分散给了行会的兄弟。我得到一把魔法1－4道术0－1诅咒+1的好刀偃月。后来我有了魔杖，还一直留着。直到后来梦幻风阁没有随身的武器，就给了他。

大秦的名字上面写着封号：【已经→消失】，然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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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浪漫莫铭

　[四]浪漫

让我铭记一个叫做圣诞节的节日。

土城、白日门、比奇城中的圣诞树，挂满了五色的彩灯、蜡烛和礼物。原野上四处滚动的白色雪球，引得人们四处追赶。当午夜十二点来临，圣诞树和雪球会暴开，撒满一地的礼物，撒满一地的欢呼、惊喜和快乐。

平安夜的夜晚。我站在比奇的皇宫门前，看着欢笑的人群，很难想起快乐以外的事。行会里开始有人讨论在哪儿等待圣诞礼物，并且互相祝福节日愉快，刷屏刷成了一片欢乐的海。

理所当然地密浪打天下，理所当然地向他要圣诞礼物。

“你来比奇城外，652：458。”他说。又急忙说道：“不，你等几分钟再来，六点正来。”

“好神秘哦！”

我开始用“瞬息移动”的魔法飞行。没几下就到了那附近。这是比奇护城河的源头。一条清澈的小溪湾湾，溪边是一片浓密的绿荫。黄昏的阳光星星点点地撒在溪水与林间空地上，染上灿烂而静谧的颜色，尤如圣诗般安祥宁静。绿荫点点中，我看见浪打天下的“排骨”站在溪边喝水。我跟它“sayhallo”之后开始寻找神秘和惊喜。

阳光下的空地上。浪打天下一步一顿，走一下放下些金灿灿的东西，是金币。所有的金币在阳光中发出耀目的光芒，合成一个个奇怪的符号。他在排字。

我一下子跳到他面前。“哥！”

他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我。

“你在干嘛？”我瞧见他未完的字，喃喃地念着。“圣旦快乐……呵呵，是要送我的礼物啊？下面这排呢？……ILOV……这是什么？”

“我还没完成呢，小丫头，一边去玩。”

他继续一下一顿地放金币。我跟着他后面快乐得象天上的小鸟儿，绪绪叨叨地念着城里过节的热闹，圣诞树的漂亮和雪球的晶莹无瑕。

“哥，你想得到什么样的礼物？”

“我要是得到一本狗书就好了，你都三十级啦，等你三十五级就可以学了。带狗狗多威风啊！”

“我还想要一把魔杖，人家二十六级就可以拿魔杖了！”

……

“好了，来，我们来照相。”浪打天下放下手中的袋子。拉着我站在字中间，迎着黄昏的夕阳。

“不嘛，我要看，你拼的是什么？”我走到字下面，一个一个地拼：“ILOVEYOU。……呵呵……”

当狂喜和感动一起涌上心头，我傻瓜似地只晓得笑。

“你笑什么啊？”他也笑。

“呵呵……”我看着他。突然有一点伤感。“今年圣诞没有下雪哦。”

“但是很冷呀，你要穿多一点儿。”

他拉了拉我身上的黑袍。

“对呀，手都打颤儿了。”我举起带着黑檀手镯的手腕儿给他看。

他拉下我的手，用他宽大的手掌握住。

“我给你捂着。”

“唉呀，我不是讲那个啦……”我结结巴巴地，小心地把手背在背后。他的手虽然温暖，但那样的温暖却不属于我。我说：“我喜欢看下雪。”

“走，我们打雪球去。”

他拉着我的手，向比奇城一城的欢笑跑去。

那天，好象什么都没发生。那天，好象我和他都激动得错过了什么。但是，从那天开始，一切变得不一样。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如野草一样生根，发芽，开出漫天灿烂的小花。

那样漂亮的花儿啊，却在不该盛开的时候盛开。我不让浪打天下牵我的手。可是我却喜欢他的温暖，我难以承受的温暖啊。在这样欢乐的时刻我不该如此心虚。但有些许的汗水从我额头细密地渗了出来。

前不久，我答应阿智，等我长大，做他的老婆。

……

“老婆，等你长大我们就成亲。”他经常这样唠叨。“我要给你穿全套的法神首饰，我要你成为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我要把我所有的朋友、你所有的朋友都请来，(奇*书*网.整*理*提*供)让他们见证我们的幸福。”

“我不是你老婆。”

“你会是的，总有一天。”

我无言地冲向天狼蜘蛛。

“他不能给你幸福，所以，我给。”他的声音象自言自语，他从来不用这么伤感的口气说话。他是快乐的阿智。

我的脚步停顿。但却没有回头。

……

我不相信浪打天下的永远，但却可以相信阿智。我常常望着浪打天下的脸，望得出神望着望着，望得他和另一脸交叉，逐渐模糊。

浪打天下常说我傻。是的，我傻，所以我不懂，这一切。

[五]莫铭

莫铭，莫铭，她的名字叫做莫铭，……却让很多人记在心底。

沃玛寺庙二层。

浪打天下在走廊与走廊间穿梭。我相信，他即使闭上双眸也不会迷路。我呢？即使睁开眼睛也分不清这是第几走廊，该如何下三层上一层，该如何回到二层大厅。

依赖，有时是一种懒惰的习惯。跟在他后面，望着他宽厚的肩，望着望着几乎以为时光停滞。

他走走停停，有人在跟他说话。他突然回头对我说：“妹妹，等会儿有人要来。”

“哦。”我应了一声。

“……是你嫂子。”

嫂子？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词。自从平安夜之后再没出现在我耳边。我看着浪打天下的眼睛。那样温柔那样和煦的眼睛，平静无波的湖面一样深遂。

忧郁的眼波如秋水在我眼中荡漾，静止，满溢，几乎要溢出水来。该是怎样的情绪才可以这样心如止水？我不懂。

她叫狂·莫铭。一件弥彩的女重盔，有着郊野踏青似的悠闲，象小鹿一样野气十足而又青春健美，象小鹿一样撞进我的眼波我的心窝，撞得我不知如何才叫做心疼。奇Qisuu.сom书莫铭的美，是夏天清晨第一抹阳光下含露绽放的玫瑰，如此娇艳，如此明媚。

她看了一眼浪打天下，对我绽开她玫瑰般的笑靥。

“妹妹。”

我怎么也无法笑出虚伪的灿烂。她是莫铭，不是圣女阿修罗，不是路人甲乙丙丁。莫铭，莫铭，她的名字叫做莫铭，却为何如此轻易地让人铭心刻骨？

莫铭拉起我的手，故意与我走在一起。

“妹妹，我们聊天儿。”

浪打天下回过头来，他的眼中有着异样的光芒。

“月光快点盾了，还差两点，我们下三层去冲级吧。”看了一眼莫铭，口气是那样轻柔，

“你别光晓得聊天啊。”

在下三层的入口遇见阿智。

“哥，加我老、公。”

阿智向我笑了一下，挨着我站得亲密。我突然觉得有什么情绪在我眼中涌动。我躲在他身后，把头埋进他的背。小拳头打了两下他的肋骨，这家伙竟笑得如此开怀！

这以后经常看见莫铭。点盾后的我开始在封魔谷碰运气，浪打天下会站在封魔谷的保管那里等我，和我聊几句再带我打怪。有时莫铭来了，他们就一直站在那儿聊天。我会觉得封魔谷的天突然阴暗。

有时浪打天下不在。莫铭来了就会找我。她带我去烧猪，和我聊天，跟我笑开一脸玫瑰般的笑颜。我不懂，为何这世间还有人会笑得如此天真如此明媚？我不懂，她的名字叫做莫铭，却为何让我如此恨也铭，爱也铭，爱恨铭心？

完结篇 真相

　[六]求婚

自从有了求婚戒指，莫铭就经常当着我的面数落浪打天下。她想当浪打天下的新娘。如果她是新娘，一定会是珐玛大陆最漂亮的新娘。没有人比她更适合当一个小妻子。

有时，我会顺着她的意，问浪打天下：“哥，你怎么还不向嫂子求婚啊？”

莫铭轻轻地背过身，娇嗔道：“谁要嫁他啊？妹妹，没见过比你哥更笨的人了。”

我点头，颇有同感：“就是啊，不解风情。”

“可是呀，”我故意顿了一下，“嫂子就是喜欢啊。”

喜欢的，又岂是莫铭一人而已？

朋友中第一个结婚的是桃园三结义之张飞。浪打天下是主婚人。新娘子叫圣域の婉儿，很漂亮的魔法师。她那对魔三的皮制手套让我咋舌。当我从浪打天下手中接过红包时，我俏皮地悄悄问了他一句：“哥，不久该请我吃你的喜糖了吧？”

浪打天下捏了下我的鼻子：“傻丫头。”

恍惚间，我觉得我又回到少女时代的沃玛寺庙。

婚礼曲终人散。我和浪打天下走在姻缘神殿外面的同心小径上。浪打天下说：“妹妹，如果我跟你求婚，你会答应我吗？”

“……”

心如止水却为何还会有心潮澎湃？

“你还没声望值呢。”

“这你别管啊。”他坚持着：“我跟你求婚，你会答应我吗？”

“嫂子呢？”我轻轻地喟叹。“狂·莫铭。”

眼前浮现一张天真明媚的脸，我无法把阳光从她脸上掠夺。

“我不爱她。”

我瞪大眼睛，怀疑他竟会说得如此轻易。

是什么时候发现有两个浪打天下？或者，从来没有发现有两个浪打天下？或者，根本只有一个浪打天下。我很笨，所以，我不懂。所以，我分不清。

也许我宁愿会有两个浪打天下吧。

这是浪打天下的解释。

我信，我宁愿选择相信。

叹了口气，我说：

“让老天来作主吧。我们打个赌，如果你今天之内打出了求婚戒指，我就嫁给你。”

我赌，因为我自己知道机会有多渺茫，我赌，我想起莫铭那朵天真的笑容，我赌，是否我还有一丝丝地不甘心？

/奇/“妹妹，是我。我是你哥哥。”晚上再看见浪打天下，我有一点紧张，一点期待，几分说不清的情绪。

/书/“你在想小李吗？”他不是我的浪打天下。

/网/“呵呵，哥，人家才没有。”

“小李打出求婚戒指来了。”

“啊？”

“你要嫁给他吗？”

我愣住了，迷失，与他相同出色的脸庞，一模一样的脸庞。

丛林迷宫。

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在白日门勇士那里买卖物品、修理装备、聊天嬉戏。

浪打天下竟然打着广告找我，竟然大声嚷嚷：“月光衣裳，我要和你结婚！”他的广告不间断地飘荡在迷宫上空。很多人在看！

……“你要嫁给他吗？！”浪打天下的脸在问，我的心在问。要嫁给他吗？要嫁吗？

阿智、狂·莫铭、甚至浪打天下自己，每一张脸争相浮现，我慌得不知所措。

“浪打天下，我要逃婚！”

“月光衣裳，你逃婚我也要追！”

……

莫铭在岁月中渐渐远离。我以为，她会和圣女阿修罗，会和别的女人一样，经不起时间的磨砺。爱情之花如此美丽，却又如此娇嫩易逝，什么是天长地久？

答应嫁给浪打天下，我以为我终于懂了：没有什么可以长久。莫铭，莫铭，爱也莫铭，恨也莫铭，一切皆会云淡风轻成浮云旧事，成沧海一粟。

夏日的一个午后，我站在姻缘神殿前，由月老为媒，由苍天为证，嫁与浪打天下，成为了他的妻子。

[七]真相

我以为我会是浪打天下快乐的小妻子。我不要天长地久，甚至，我把长久和快乐，把我所有全部押在上苍面前，只为赌一时的拥有。

浪打天下对我很好，带我去看白日门的黄昏夕照、苍月岛的渔舟唱晚，我真的以为，从此跟他天涯海角，无悔无怨。

只是，当夜幕来临的时候，我会觉得身后有一双眼睛，默默地盯着我，盯得我冒出冷汗来。我有时从梦里醒来，湿的脸颊，分不清是汗是泪。我不说，浪打天下也不问。我便天真地以为我拥有了整个世界。

我知道这如同一个魔咒，下咒人是上天，中咒人是我，解咒的呢？浪或者狂？他们何人会予我解脱，或者把梦境打碎？

这一天，竟然会是在白日门。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白日门的晚风，吹起我的发，我的裙裾。随风飘浮着睡莲阴郁的暗香。白日门潭里的小白花儿，有个黑暗而慵懒的名字，叫做睡莲。立在潭边，有苍白月光的夜晚，总会让我想起一句旧诗：寒潭渡鹤影，冷月葬花魂。

天明之后，狂·莫铭会来。黄昏之时，浪打天下会来。我是一朵莲，空一缕余香在此，也许只为不负如此月色。

清晨的第一抹晨曦，照在狂·莫铭身上，是再适合不过了。

“妹妹，你结婚了。你跟他结婚了？”莫铭脸上，再也绽不开玫瑰般的笑容。“别怪我，真的别怪我。”我不想解释有两个浪打天下，我从来没把浪打天下分清。

“给我时间，明天，我会给你一个惊喜。”

也许不必等到明天，甚至不必等到天黑。

浪打天下抱着我，我的裙子，他的白袍上，全是血，血染的鲜艳。我看了一眼浪打天下，闭上了双眸。我闻见了睡莲的香，合着泥土的味道。原来死亡并不可怕。[奇+书+网]我的意识逐渐陷入朦昧……回到那无边无际的神秘黑暗之国，不必恐惧，没有哀伤，我只是找到了回家的路。

……

“妹妹，小李不爱你，他娶你只是为了一条项链，他听说你有灵魂项链！”

“月，我爱的从